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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春
寒
料
峭
，
氣
溫
忽
高
忽
低
，
有
時
白
天
黑
夜
溫
度
相
差
十
幾
二
十
度

，
但
畢
竟
加
拿
大
這
裡
也
拋
開
了
嚴
冬
冰
天
雪
地
景
象
，
人
們
迎
着
草
地
和
樹
梢

片
片
新
綠
，
用
十
分
興
奮
的
心
情
去
迎
接
春
天
的
到
來
。

我
問
一
位
喜
愛
釣
魚
的
朋
友
，
四
月
底
釣
鱒
魚
的
季
節
已
經
開
始
，
你
這
個

﹁發
燒
友
﹂
準
備
行
動
了
沒
有
？
他
淡
然
一
笑
，
說
這
一
兩
個
周
末
就
會
跟
釣
友

開
車
到
多
倫
多
以
北
的
湖
邊
垂
釣
，
稍
後
再
決
定
要
不
要
帶
太
太
和
兒
子
一
起
去

。
去
年
，
他
就
因
安
全
問
題
取
消
一
家
子
到
郊
野
垂
釣
享
受
悠
閒
生
活
這
個
以
前

特
定
的
家
庭
節
目
。

自
二
○
○
七
年
以
來
，
不
少
亞
裔
在
釣
魚
時
遭
到
一
些
西
人
居

民
的
辱
駡
恐
嚇
，
甚
至
被
推
下
水
砸
壞
釣
具
，
很
多
華
裔
釣
魚
者
提

心
吊
膽
，
有
的
已
經
無
奈
放
棄
了
釣
魚
的
愛
好
。
有
人
說
，
釣
魚
之

樂
不
止
是
魚
獲
，
更
主
要
是
享
受
那
一
刻
心
靈
的
清
悠
和
寧
靜
，
如

果
分
分
鐘
被
不
安
情
緒
包
圍
着
，
有
何
樂
趣
可
言
？

由
於
陸
續
發
生
的
同
類
事
件
涉
及
種
族
歧
視
和
仇
恨
罪
案
，
警

方
接
到
多
宗
報
警
投
訴
，
十
分
重
視
，
並
落
案
對
其
中
五
宗
提
出
指

控
。
在
警
方
派
出
亞
裔
便
衣
探
員
打
扮
成
釣
魚
客
時
，
果
然
遇
到
仇

視
行
為
，
有
西
人
向
他
揮
拳
高
喊
：
﹁滾
回
家
去
！
﹂
安
省
人
權
委

員
會
前
年
開
始
就
垂
釣
者
遇
襲
事
件
進
行
調
查

。
經
過
兩
個
釣
季
的
深
入
調
查
，
近
日
發
表
的

調
查
報
告
指
出
，
該
等
事
件
令
一
些
亞
裔
人
士

被
籠
罩
在
﹁恐
怖
的
氣
氛
﹂
中
，
越
來
越
多
人

對
垂
釣
感
到
﹁恐
懼
﹂
。
人
權
委
員
會
與
超
過

二
十
個
有
關
組
織
和
機
構
開
會
討
論
，
促
使
他

們
提
出
多
達
五
十
項
承
諾
，
去
保
護
亞
裔
垂
釣

者
安
全
，
努
力
克
服
種
族
偏
見
、
歧
視
和
仇
恨
。

人
權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名
為
《
無
憂
垂
釣
》
（
《Fishing

w
ithoutFear

》
）
。
可
以
相
信
，
在
警
方
加
强
打
擊
和
人
權
委
員
會

干
預
下
，
經
過
亞
裔
組
織
和
西
人
居
民
進
一
步
溝
通
了
解
，
亞
裔
釣

魚
者
受
襲
的
情
況
會
有
所
緩
和
，
但
能
否
做
到
真
正
﹁無
憂
﹂
，
恐

怕
言
之
尚
早
。
因
為
冰
凍
三
尺
，
非
一
日
之
寒
，
一
小
撮
人
對
有
色

人
種
的
仇
視
和
不
滿
，
早
已
根
深
蒂
固
，
尤
其
是
在
金
融
海
嘯
衝
擊

，
失
業
率
攀
上
歷
史
高
位
的
情
況
下
，
指
責
華
人
﹁搶
飯
碗
﹂
、

﹁强
佔
地
盤
﹂
的
謬
論
不
時
出
現
，
藉
詞
釣
魚
者
影
響
生
活
環
境
也
許
只
是
一
種

宣
泄
而
已
。

為
此
，
警
方
呼
籲
垂
釣
者
除
了
要
遵
守
有
關
法
例
，
更
要
注
意
自
身
安
全
，

不
要
在
夜
晚
去
釣
魚
，
最
好
結
伴
而
行
，
避
開
偏
僻
地
區
，
碰
到
有
人
干
擾
，
要

立
即
離
開
並
報
警
。
在
以
多
元
文
化
包
容
為
特
色
的
加
拿
大
，
垂
釣
者
有
時
竟
難

以
得
到
平
等
、
自
由
的
保
障
，
確
實
令
人
遺
憾
。
但
願
在
今
個
釣
季
，
朋
友
可
以

帶
一
家
大
小
去
享
受
一
個
安
寧
和
愉
快
的
釣
魚
日
。

居安思危，國家體
育總局副局長蔡振華如
今深深體會到這個詞的
分量，不過，他不是為
中國乒乓球的水平下降
而擔憂，不是為戰績不

佳而擔憂，而是為沒有對手而發愁。剛剛閉
幕的橫濱世乒賽上，中國隊又是大包大攬，
全勝而歸，然而，手握五金的蔡振華卻不無
沮喪地說： 「事實證明我們又失敗了。」

大獲全勝就等於失敗，蔡振華的 「失敗
觀」，自有其道理。因為這已經是國乒第四
次包攬單項冠亞軍了，長此以往，苦無對手
，想孤獨求敗都不可能，到最後別人都不玩
了，看你還怎麼玩？高處不勝寒，眼下，蔡
振華就是這個感覺。

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自然很多，譬如中
國隊水平太高，外國隊水平太低；中國人在
這個項目上投入多，外國人在這個項目上投
入少；中國隊歷史長，經驗豐富，外國隊建
隊時間短，缺乏經驗；中國隊是國家投資，
提倡團隊精神，外國主要靠自籌資金，個人
奮鬥；中國後備力量雄厚，人才輩出，外國
後備力量薄弱，可選人才太少等等，於是就
造就了今天這樣的尷尬局面──失敗者固然
很泄氣，勝利者也高興不起來。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任何一項體育運
動，都必須具備觀賞性和群眾性，才能普及
開來，具有生命力。乒乓球的觀賞性不必說

了，精彩紛呈，高潮迭起，令人興奮，美不勝收；可如果
沒有對手，群眾基礎差，那就好比瘸了一條腿，就剩下自
娛自樂，自己獨霸天下，這項運動就可能會走向自生自滅
的歧途，至少會有退出世界競技比賽之虞，這也是有前車
之鑒的，不是已經有幾個競賽項目因參賽人太少而被奧運
會取消了嗎？所以，蔡振華的憂心忡忡，絕不是杞人無事
憂天傾，蔡振華的 「失敗觀」，也應引起有關部門的足夠
重視。

如何改變這種局面，其實我們是可以大有作為的。譬
如，可以放寬對運動員、教練員到國外打球的限制，鼓勵
高水平的現役國手出去闖蕩，吸引培養外國運動員、教練
員到中國來進修、訓練，適當公開中國隊的技術秘密和訓
練方法，歡迎 「海外兵團」參加各種大賽，不一定每次比
賽都派出最強陣容，也給人家分一杯羹等等，都可以卓有
成效地促進各國乒乓球運動水平相對均衡發展，以爭取更
多的觀眾，擴大乒乓球的影響。

在這方面，美國籃球協會就是成功榜樣。美國是籃球
大國，但每次參加世界大賽，並非全力以赴，總是多少有
些保留，不少一流球員都缺席，籃協也不強求每次必須奪
冠。平心而論，以美國隊的實力而言，如果他們全力出戰
，拿出最高水平，世界上確實沒有對手，但他們明白，如
果讓對手沒一點機會與希望，那樣的話，對整個籃球運動
的發展和普及都沒什麼好處。還有一點也值得借鑒，美國
籃協毫無門戶之見，吸納全世界的籃球高手到美國發展，
又把自己的運動員派到全世界去打球，光一個中國，除了
八一隊，所有的CBA球隊都有美國外援，其結果是，美
國外援掙了大把鈔票，中國球市人氣上升，中國本土球員
水平提高，多方受益，皆大歡喜。

「一花獨放不是春，萬紫千紅春滿園」。如何迎來乒
乓球運動的春天，但願我們就從蔡振華的 「失敗觀」引發
的思考做起。

隨着三月底國務院
同意上海建設 「兩個中
心」（國際金融中心、
航運中心）計劃，內地
地方競奪國際金融中心
建設項目的角逐，可以
告一段落了。沒有判斷

錯誤的話，未來十多年內，內地金融中心的
建設將形成 「眾星拱月」的局面，即上海為
「月」，其他若干城市為 「星」。內地各地

盼了幾十年的 「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總算
在上海跑出後一錘定音。

各地爭建金融中心的箇中動機自然很好
理解。因為在國人看來，金融中心是 「地標
性摩天大廈」、 「充沛的資金流」、 「成群
結隊高薪白領」綜合體的代名詞，那是經濟
實力的顯露，繁榮的象徵。當然，建設金融
中心，還能得到中央特殊政策的照顧……

如今，格局基本已定，除上海外，以往
呼聲較高的其他一、二線城市，將在 「區域
性金融中心」層面上展開新的角逐。這些城
市，包括瀋陽、天津、重慶、廣州、深圳等
，它們在地利上各有各的仰仗。

迹象顯示，內地金融中心的建設，近期
有加快的態勢，其中來勢最猛的要算是西部
的重慶了。四月二十日，重慶在江北嘴舉行
開工奠基儀式，宣告五平方公里金融核心區
建設計劃的啟動，硬體上，將投資三百億元
人民幣，建設四棟高樓，其中靠近江邊的兩
棟高達一百三十三米和一百四十一米的大廈
，將成為重慶地標性建築。天津則表示，在
國務院已明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定位後，天
津建設北方金融中心的方向不變，並已向國
務院提交了建設人民幣離岸中心的方案。瀋
陽也表示，正加緊研究建設東北區域金融中
心的計劃。

十幾年前，廣州就有建設區域性金融中
心的提法，不過，近段呼聲式微。但位於珠江新城的金融中
心建設，卻仍然默默中顯露出廣州在金融領域拓展的決心和
寄望。這一新的地標性建築─廣州國際金融中心將在明年
落成，樓高四百三十二米，將躋身全球十大頂尖超高層建築
之列。

建設金融中心，按照內地的思維模式，行動上將是硬體
先行，即先建高樓，其他後續跟進。樓高四百九十二點五米
的上海環球金融中心大廈，雖然建建停停，至去年方落成，
但也確實 「提前」落成。目前，世界十大高樓中，內地已佔
兩席，分別落座上海和與廣州，而這兩棟高樓恰恰都是以金
融中心命名。

摩天大廈是金融中心的一個標誌，但僅有這一標誌還遠
遠不夠。實際上，金融中心尤其是國際金融中心需要強大
「軟實力」的陪襯，否則將會蒼白無力。這些 「軟實力」包

括完善、透明、穩定的行政體制，成熟的市場體系，與國際
相接軌的操作機制、信用，大批金融精英人才等等。從後者
看，內地金融中心建設還剛剛是個起步。

軟實力建設，部分可預見到的問題內地顯然已意識到了
。譬如，為了配合金融中心建設，上海交大本月特新設立高
級金融學院，據透露，未來六年將培養出碩士學位以上的精
英一千五百多人，政府將斥資三億元予以支持。這也說明，
內地未來對金融人才的需求， 「缺口」很大。

整
理
舊
信
札
，
撿
出
來
這
個
﹁黃
雞
皮
紙
﹂
信
封
，
二

十
八
乘
十
八
厘
米
能
放
入
大
三
十
二
開
的
書
，
這
是
端
木
蕻

良
（
一
九
一
二
至
一
九
九
六
）
一
九
八
○
年
春
從
北
京
寄
來

《
曹
雪
芹
》
上
卷
（
北
京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
）
時
所
用
的

，
用
毛
筆
題
簽
的
巨
著
當
然
立
即
珍
藏
到
書
架
裡
，
信
封
隨

手
棄
置
，
沒
想
到
居
然
插
進
舊
信
札
裡
，
一
直
存
放
到
三
十

年
後
的
今
天
。

一
九
七
○
年
代
後
期
，
我
在
灣
仔
軒
尼
詩
道
《
大
公
報
》
對
面
開
了
間
二
樓
書

店
，
專
營
文
史
哲
舊
書
及
內
地
新
到
的
學
術
書
籍
，
港
大
的
學
者
，
中
文
系
學
生
及

文
化
人
馬
國
權
、
高
貞
白
、
舒
巷
城
、
陳
無
言
等
常
到
；
某
日
突
然
收
到
遠
居
北
京

的
端
木
蕻
良
來
信
，
說
是
知
道
香
港
有
人
重
印
了
他
幾
本
小
說
，
非
常
高
興
，
希
望

我
能
替
他
找
些
，
因
為
這
些
書
他
自
己
也
沒
有
了
，
而
身
邊
的
朋
友
們
都
很
想
讀
。

我
便
把
手
上
所
有
的
幾

十
本
寄
過
去
。
後
來
知

道
他
身
體
不
好
，
也
就

不
便
打
擾
。
不
久
租
約

到
期
，
書
店
關
門
大
吉

，
對
我
打
擊
不
小
，
大

病
一
場
，
從
新
文
學
領

域
退
了
下
來
，
專
心
教

學
工
作
。

一
九
九
六
年
端
木

蕻
良
因
病
去
世
之
時
，

我
遠
居
多
倫
多
，
那
年

秋
風
剛
起
，
居
然
飄
了

一
場
薄
雪
。

在
爐
火
邊
，
在
飄

着
薄
雪
而
竟
能
仰
望
星

空
的
夜
裡
，
我
到
窗
前

沏
了
壺
普
洱
，
攤
開
稿

紙
寫
了
《
巨
星
殞
落
了

》
（
收
拙
著
《
書
人
書

事
》
，
香
港
作
家
協
會

，
一
九
九
八
）
，
紀
念

這
位
我
最
尊
敬
、
最
喜

歡
的
作
家
！

妻子的外婆今年七十八歲了，
原先住在杭州，雖然手腳不是很好
，但能照顧自己日常起居。

去年春天，遠在內蒙的妻舅飛
到杭州，說要接外婆到內蒙去，這
樣就可以更好地照顧她。外婆有些

捨不得杭州，說這些年身體還行，早晨能下樓活動身
體，一日三餐也能自己做，老在杭州算了。但妻舅卻
哭了，說他現在退休了，二十幾歲離開媽媽，一直在
外工作，沒有盡過什麼孝。現在媽媽一個人住在杭州
，他當兒子的，怎能安心。妻舅定要外婆去內蒙，讓
他盡盡孝。

外婆挺感動，在我們面前多次說起妻舅的這些話
，說一次就要感動得掉一次淚。去年夏天，外婆就跟
着兒子去了內蒙古。我們都以為外婆在內蒙會生活得
很好，但結果卻讓人瞠目結舌。

妻舅接母親到內蒙，他妻子並不同意。外婆到了

內蒙後，妻舅的妻子就到南方打工去了。妻舅在家照
顧母親三四個月，退休工資入不敷出，他也到一家公
司兼了一份職。於是外婆只得一個人在家，因為住在
三樓，下樓不是方便，加之室外天氣惡劣，外婆缺少
鍛煉，竟然不會走路了。而她的眼疾也加重，基本上
看不清東西了。

外婆想回杭州，但腿不會走了，視力也喪失了，
再也不可能回來了。

有次我打電話過去，外婆說，早晨你舅給我燒好
了麵條，可是我摸了半天，就是摸不到那碗麵條。我
聽了，眼淚都差點掉下來了。

外婆仍然覺得兒子很孝順，說是自己的身體不爭
氣，拖累了他們。而我總是很心痛，也許是妻舅的孝
順害了外婆。

我還聽到過一個故事，與外婆的遭遇相類似。有
個年輕人來自農村，在城裡購了房，娶了妻子，日子
過得和和美美。兒子是個大孝子，覺得母親在父親去

世後，一個人住在農村太孤單，不顧母親的反對，把
她接到了城裡，和自己住在了一起。他母親在農村生
活慣了，到了城裡非常難受，整天吵得要回去，兒子
總是極力挽留。這樣過了一年，他母親住習慣了，但
矛盾也出來了，她經常介入兒子和兒媳偶爾的爭吵中
，而且生活習慣也不同，她與兒媳的矛盾越積越深，
終於爆發了一場家庭戰爭。最終婆媳冷面相對，惡語
相向，這樣鬧了大半年，兒媳不堪忍受，提出了離婚
，一個美好的家庭以妻離子散而告終。

其實，城裡的生活並不適合這位母親。相反，她
兒子認為的農村生活，並不能成為她的痛苦，反而是
她的樂土。如果她仍然住在農村，她仍然快樂着，她
兒子的家庭仍然美滿着。

這都是孝順犯的錯。我認為的孝順，真正的涵義
應該是 「順」，順其老人的生活，順其老人的真實意
願，這才是真正的孝順。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日，錢鍾書從清
華大學致函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的吳宓
，並附詩二首，其中一首題為《答忍寒
》。詩曰： 「緘淚書開未忍看，差堪亂
後報平安。塵囂自惜緇衣化，日暮誰知
翠秀寒。負氣身名隨劫滅，禁聲歌哭盡

情難。意深墨淺無從寫，要取浮提瀝血乾。」 這是錢鍾書
一九四二年的一首舊作。一九九四年，錢鍾書編定《槐聚
詩存》時，這首詩被收了進去，詩題易為《得龍忍寒金陵
書》，詩句亦有較大改動。全詩為： 「一紙書伸漬淚酸，
孤危契闊告平安。塵多苦惜緇衣化，日暮遙知翠秀寒。負
氣身名甘敗裂，吞聲歌哭愈艱難。意深墨淺無從寫，要乞
浮提瀝血乾。」 龍忍寒即龍榆生（一九○二—一九六
六）。《槐聚詩存》中還有一首詩，也是贈給龍榆生的。
詩題為《龍榆生寄示端午漫成絕句、即追和去年秋夕見懷
韻》，詩云： 「知有傷心寫不成，小詩淒切作秋聲。晚晴
盡許憐幽草，末契應難託後生。且借餘明鄰壁鑿，敢違流
俗別蹊行。高歌青眼休相戲，隨分齏鹽意已平。」 寫詩的
時間為一九五九年。

《槐聚詩存》是錢鍾書經過精選的一本詩集。他何以
要在這本薄薄的詩集中保存贈給龍榆生的兩首詩？私心以
為，原因有二。一是對龍榆生這位師兄的敬重。錢鍾書和
龍榆生曾先後師承清末民初著名詩人陳衍（一八五六
—一九三七），龍在前，錢在後。二是對龍榆生詞學
成就的看重。龍氏篤嗜詞學，一生浸淫於其間，終成領軍
人物，被人譽為與夏承燾、唐圭璋三峰並峙的詞家之一。

龍榆生的詞學成就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為辦刊，
次為講學，三為著述。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龍榆生
在葉恭綽等人的襄助下，創辦《詞學季刊》，內含論述、
專著、輯佚、詞錄、通訊、雜綴等九個欄目。其作者 「幾

乎囊括當時詞學界所有的中堅力量」，如葉恭綽、冒廣生
、夏承燾、唐圭璋、俞平伯、吳梅、繆銊等。龍本人亦必
定為每輯刊物撰寫論文一篇，以開詞學研究之風氣。時人
以為這份刊物既團結了詞界同仁，又促進了詞學交流，同
時也保留了詞學文獻，其功之大，可入史冊。相傳毛澤東
在延安時就曾讀過這份刊物。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
龍榆生又創辦了《同聲月刊》，其編輯體例與《詞學季刊
》庶幾近之。該刊通過他的慘澹經營，讓部分詞界同仁在
特殊年代能繼續從事詞學的學術討論和創作，從而未使四
十年代前期的詞學研究留下空白。

一九六一年，上海市政府劃撥專款主辦戲曲創作研究
班。時任上海音樂學院教授的龍榆生被聘為專任教師。其
所開的《詞學十講》為研究班主課，內容包括唐宋歌詞的
特殊形式和發展規律、唐人近體詩和曲子詞的演化、選調
和選韻、論句度長短與表情關係、論韻位元安排與表情關
係、論對偶、論結構、論四聲陰陽、論比興、論欣賞和創
作等十個方面。龍榆生鴛鴦繡出，金針度人，學生收穫極
大，後來他們均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出了非同一般的業績。

此外，龍榆生一生筆耕不輟，著述甚多，其中尤以
《唐宋名家詞選》、《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二書最為精彩
，深受詞學者愛好。錢鍾書五十年代中期，曾有編選宋代
詩歌之舉，說不定他也曾借鑒過師兄的這兩部大作呢。

龍氏一生命運坎坷，多有不幸，然亦不乏殊榮。如一
九五六年二月，在陳毅的關懷下，他被特邀列席全國政協
會議。二月六日，毛澤東在懷仁堂設晚宴招待學界名人，
龍亦在其列。席間，毛澤東與其握手甚歡。在座的還有周
總理、董必武、郭沫若、鄧小平、彭真等。食鮑魚時，毛
問此乃秦始皇之鮑魚乎？龍對曰此為鰒魚。毛聞後莞爾一
笑，說： 「我學問不及龍先生啊。」

錢鍾書不獨與龍榆生有詩詞唱和，而且亦有書信往來

。其中錢氏的一信最為有趣。信曰：
「孝魯久無書，近忽來一函，知教俄文，束修甚豐。

蘇子瞻為當時行貨，杜子美、方玄英皆束置高閣矣，一嘆
。」

信中，錢氏借古人名影射今事，蘇子瞻指蘇聯、杜子
美指美國、方玄英指英國。是信寫於一九五二年。當是時
也，外語教學一邊倒，完完全全成了俄語的一統天下。如
此偏激的做法，難怪令錢先生向龍先生發出一聲長嘆了。

孰料幾十年過去，如今的外語教學，竟又成了英語獨
領風騷的格局。翻譯界的情形亦復如此。君不見，如今不
知有幾多中國文學作品被競相譯成英語。譬如，錢鍾書
《宋詩選註》中蘇軾的詩《飲湖上初晴後雨》，龍榆生
《唐宋名家詞選》中蘇軾的詞《念奴嬌．赤壁懷古》，近
年來就有好幾種譯本。前者，以上海吳鈞陶的譯文最為起
眼；後者，則以北京許淵沖的譯文尤為突出。

蘇詩為：水光瀲灧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
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且看吳氏所譯全詩：The
Sun plays on the floodings, the scene is riant, / The drizzles
misting the mountains is also a sight. / Comparing West
Lake to "West Beauty", / Both are charming in light dress as
well as in bright。

蘇詞的上闋為：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
，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請看許氏所譯
：The endless river eastward flows; / With its huge waves
are gone all those/ Gallant heroes of bygone years. / West
of the ancient fortress appears/ Red Cliff where General
Zhou Yu won his early fame/ When the Three Kingdoms
were in flame./ Jagged rocks tower in the air/ And swashing
waves beat on the shore, / Rolling up a thousand heaps of
snow./ To match the hills and the river so fair, / How
many heroes brave of yore / Made a great show!

蘇詩生動而貼切的比喻，蘇詞豪邁且奔放的情懷，在
譯詩中是否得到充分的再現？已經乘鶴西去的兩位選註者
不可能有所議論。但興許他們有一種冥冥的期盼，即希望
人間的讀者，特別是操漢語和英語的雙語讀者，能對譯詩
作出客觀公允的裁決和點評。

韓
國
駐
華
大
使
辛
正
承
，
是
我
們
的
老
朋
友
，
很
早
就
想
請
我

們
到
他
的
新
官
邸
做
客
，
但
由
於
他
公
務
繁
忙
，
直
拖
到
近
日
才
實

現
。

我
們
到
達
時
，
辛
大
使
在
大
廳
門
前
迎
接
，
之
後
陪
我
們
在
庭

院
參
觀
。
官
邸
是
大
使
辦
公
、
會
客
、
宴
請
、
居
住
的
地
方
，
而
這

座
去
年
八
月
落
成
的
官
邸
別
具
一
格
。
在
寬
闊
的
草
坪
上
，
種
有
松

柏
和
落
葉
樹
，
石
卵
砌
成
的
溝
壑
間
，
溪
水
潺
潺
流
動
。
庭
院
中
一

幢
房
舍
完
全
是
韓
國
樣
式
，
高
高
的
屋
脊
，
木
製
的
窗
楞
，
古
香
古

色
。
據
說
這
是
裡
外
兩
間
茶
室
，
用
來
招
待
客
人
小
憩
，
所
用
松
木

均
由
韓
國
運
來
，
設
計
和
建
造
也
由
韓
國
人
完
成
。
稍
後
我
們
進
入

另
一
幢
樓
，
客
廳
裡
西
式
沙
發
，
西
式
桌
椅
，
牆
上
掛
着
西
式
水
彩

畫
，
氣
氛
迥
然
有
異
。
辛
大
使
說
，
他
一
般
在
這
裡
會
客
宴
請
，
辦

公
室
也
在
這
座
樓
內
。

我
們
與
辛
正
承
大
使
相
識
，
始
於
十
七
年
前
中
韓
建
交
談
判
過

程
中
。
辛
正
承
大
學
畢
業
後
考
入
韓
國
外
務
部
，
投
身
外
交
事
業
，

曾
任
韓
國
駐
美
國
使
館
一
秘
，
但
主
要
負
責
亞
洲
事
務
。
一
九
九
二

年
中
韓
建
交
談
判
前
，
他
任
韓
國
外
務
部
亞
洲
局
中
國
課
課
長
，
剛

剛
四
十
歲
，
工
作
幹
得
十
分
出
色
。
但
建
交
談
判
需
要
嚴
格
保
密
，

談
判
開
始
後
，
他
不
得
已
﹁稱
病
﹂
離
開
各
種
崗
位

。
很
多
朋
友
感
到
奇
怪
，
以
為
他
出
了
什
麼
問
題
，

當
課
長
不
過
一
年
就
被
﹁罷
了
官
﹂
。
當
時
他
的
夫

人
也
不
了
解
內
情
，
被
問
到
時
無
言
以
對
。
但
是
辛

正
承
在
﹁病
中
﹂
卻
忙
得
不
可
開
交
，
往
返
於
北
京

和
漢
城
（
今
首
爾
）
之
間
，
處
理
建
交
談
判
有
關
事

宜
，
不
少
問
題
要
他
提
出
建
議
，
重
擔
壓
在
他
肩
上

。
直
忙
到
談
判
取
得
成
功
，
他
才
緩
了
一
口
氣
。

辛
正
承
曾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出
任
韓
國
駐
華
使
館

公
使
，
在
北
京
工
作
兩
年
多
，

後
出
任
韓
國
駐
新
西
蘭
大
使
。

去
年
他
被
任
命
為
韓
國
駐
中
國

大
使
，
五
月
初
來
北
京
履
新
，

實
現
了
他
多
年
從
事
外
交
事
業

的
宿
願
。
他
在
北
京
見
到
我
們

格
外
高
興
，
表
示
大
使
官
邸
施
工
已
進
入
後
期
，
落

成
後
將
請
我
們
去
做
客
。
但
沒
想
到
的
是
，
他
來
北

京
後
的
這
一
年
，
是
中
韓
建
交
以
來
最
繁
忙
的
一
年

。
他
到
任
還
不
到
一
個
月
，
李
明
博
總
統
就
要
來
中

國
進
行
國
事
訪
問
。
對
大
使
來
說
，
在
眾
多
的
公
務

中
，
為
本
國
最
高
領
導
人
來
訪
做
準
備
是
最
重
的
任

務
，
不
僅
對
會
談
中
可
能
遇
到
的
各
種
問
題
要
提
出

設
想
和
預
案
，
而
且
對
日
程
安
排
的
細
微
末
節
也
絲

毫
不
能
疏
忽
。
辛
正
承
為
此
付
出
了
日
以
繼
夜
的
辛

勞
，
訪
問
取
得
了
圓
滿
成
功
。
但
接
着
八
月
北
京
奧
運
會
開
幕
，
十

月
亞
歐
首
腦
會
議
在
北
京
舉
行
，
李
明
博
總
統
又
兩
次
來
到
北
京
出

席
，
這
中
間
他
還
回
國
陪
同
胡
錦
濤
主
席
對
韓
國
進
行
了
國
事
訪
問

，
赴
任
第
一
年
他
忙
得
沒
有
停
住
腳
。

這
天
一
起
參
加
晚
宴
的
還
有
，
中
韓
建
交
談
判
中
方
首
席
代
表

張
瑞
傑
大
使
和
韓
方
首
席
代
表
權
丙
鉉
大
使
，
以
及
各
位
大
使
的
夫

人
們
。
權
大
使
帶
來
會
講
中
文
的
兒
子
，
宴
會
充
滿
了
家
庭
的
親
切

氣
氛
。
席
間
自
由
交
談
，
權
丙
鉉
大
使
回
憶
說
，
建
交
談
判
中
曾
遇

到
不
少
困
難
，
多
虧
辛
正
承
大
使
當
時
的
努
力
才
得
以
克
服
，
他
透

露
他
在
建
交
談
判
中
的
發
言
，
幾
乎
都
是
出
自
這
位
當
時
負
責
中
國

事
務
的
課
長
之
手
。
辛
正
承
大
使
聽
後
忙
說
，
還
是
首
席
代
表
把
握

了
談
判
的
方
向
和
時
機
，
自
己
做
出
的
努
力
非
常
有
限
。
張
瑞
傑
大

使
回
顧
說
，
當
年
他
與
權
丙
鉉
大
使
互
不
相
識
，
但
通
過
談
判
，
也

包
括
﹁唇
槍
舌
劍
﹂
，
卻
成
了
好
朋
友
，
這
就
應
驗
了
中
國
一
句
老

話
，
﹁不
打
不
成
交
﹂
。
中
韓
兩
國
共
同
努
力
，
掀
開
了
兩
國
關
係

史
上
新
的
一
頁
。
這
天
老
朋
友
相
見
，
氣
氛
熱
烈
而
溫
馨
，
晚
宴
持

續
到
很
晚
才
結
束
。

豈能無憂？ 姚 船

想
起
端
木
蕻
良

許
定
銘

一
花
獨
放
的
悲
哀

齊

夫

錢鍾書詩贈龍榆生 鄭延國

孝
順

流

沙

官邸做客 延 靜

金
融
中
心
建
設

﹁眾
星
拱
月
﹂

蕭

愚

東
方
之
珠

（
攝
影
）
楊
芳
菲


